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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幽微的灵魂圆舞曲 

———温经天《致不朽之风赞美诗》的精神漫游

潘桂林

（怀化学院 中文系，湖南 怀化 ４１８０００）

［摘　要］温经天诗集《致不朽之风赞美诗》，充满象征意味的诗章布局，彰显了从灵魂寻绎开始又返回原初的审美结构；神
秘超验、飘逸唯美的审美风格，虽跟大众阅读趣味有一定间隔，但为读者提供了与灵魂对视的隐秘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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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不朽之风赞美诗》是温经天的第一部诗集。
他的文字像火焰擦亮夜空，清风悬浮肉身，像音乐

舞动被囚的灵魂。由于意象繁茂，隐喻向度多维，

全面把握诗作的多重意蕴颇有难度。全书的整体

布局与书中诸多具体诗篇共同构筑了相呼应的精

神漫游之旅，是俗世里神圣幽微的灵魂圆舞曲。

《序曲》拉开帷幕，但一切可能的轮廓都已露出

端倪。“我因嘶鸣得到旷野／一千只白鹤望我而返，
我因绝望得到经书／又因咏叹得到驻守”。［１］１来到
世间，我们就进入了囚笼，被身体、欲望、制度、习俗

牢牢囚禁，灵魂无家可归。“嘶鸣”是对失语和沉默

的挣脱，是灵魂漫游并获得旷野的前提。诗人用

“白鹤望我而返”（典出裴松注《三国志·魏志·邴

原传》）的意象隐喻志向高远之人返回自身和灵魂

源头的深意。然而返回灵魂的路极为艰难，甚至要

历经“绝望”方能获得“经书”，重领神启，顽石、利

刃、颠簸、泪水、奔跑、独舞，爱恨煎熬，乃至“我解，

我毒”，无尽的苦难，艰难的自我审视、拆解和重构，

方能找到灵魂栖息之所。即使找到，还要借助“咏

叹”让无形无影之灵魂得以“驻守”，诗人就是灵魂

的寻找者、赋形者。诗歌结尾“敲下音符，发现梦是

环形”启示读者：灵之舞是回归，诗人远行天地，却

会在原初之处重逢灵魂。

柏拉图认为，人一旦降临尘世就远离了灵魂，

肉身只是一架躯壳，只有在“神灵附体”之际方能进

入灵魂回忆，洞见真知归于真实。荷尔德林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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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溯源，为诗人命名，他们借助诗歌寻找远游的灵

魂，实现“诗意地栖居”。而温经天在诗集自序中写

道：“我该下潜到河流中去。进入一尾鱼的身体。

寡淡的世事叫人自闭。没有一间能抵挡争吵噪音。

那鱼懵懂无知，正好带我到海洋之心去寻找沉船，

沉船一样的心灵史。”［１］３他也在溯源，避开世事，顺

着河流，行至旷野，或者御风而飞，在诗写实验中触

摸来路，为生命招魂。

直接高蹈灵魂境界的诗歌容易虚飘。诗性起

飞之地应该是现实，是对人生的关注、体认和反思。

譬如，《巨鲸》《天鹅之死》等诗篇就涉及对人类野

蛮法则的批判。“在腥咸的语言和餐饮辨证法则之

下／认识传统生物，却否认人的荒谬”，［１］５９表达了
对人类饕餮欲望的愤慨。人类自立法则，轻视其他

物种的尊严乃至剥夺其生命权利，不仅霸道而且荒

谬。“口舌与饥腹”之欲射出“时代的子弹”，象征

善良、纯净、美好的“天鹅坠沉于母性的滩涂”，屠杀

者以此为荣，天鹅却“誓死于天鹅的纯度”，强烈的

对照折射出人类残忍暴虐而动物善良圣洁的诗性

张力。“巨鲸”意象既宣示对神性的尊重，“微光和

渔获教育我们感恩和朗诵”，也表达对人类苦难的

承担，“一头巨鲸常年吞噬着灰烬／驮着广袤大地、
洞穴和奇异喷泉与诸神达成内容不详的协定”，［１］５８

甚至肩起救赎人类的使命。这里使用了一种大胆

的身份置换，人类善良高贵而动物缺乏灵魂的偏见

被瓦解击溃，引领读者反思自我，重寻被欲望放逐

的灵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离骚》）也能映证温经天诗歌的灵魂追索之路。

《苍茫书》浓缩了一个灵魂寻绎者从生到死乃至轮

转永生的旷世隐喻。“寻绎”一词始出《汉书》，有

抽取、追思、推移等义，此处是寻找演绎的合意，因

为灵魂是虚构的，具有等待主体精神照亮和演绎的

特质。诗中“皮如天色，槌是峰峦”的鼓宣告了

“我”的出生，敲响了“沉睡千年”的梦境，发现“吃

醉于风物”的人群。生养我的父亲是“赶路归来的

蚂蚁”，一个在造物巨人手中行走的凡人，而“我了

解石头和冰的属性”，洞穿石头凝固的静和坚冰莹

洁通透的密语。然而我找不到制作琴腹的木材，没

有人助我弹奏灵魂之音，于是“向书里寻觅”，嵇康

谙熟技艺，才智超迈，独立不群，越过千年端坐对

面。就是这一发现使“鼓”紊乱，这是现实与理想、

肉身与灵魂冲撞、分裂的表征。这分裂是涅?飞升

之前的困境，灵魂世界的抵达有一段艰难漫长

的路。

“对面的崖岗回绝了许多名字／父亲说过，别
去那下面／那是另一个所在，妩媚而有毒。”［１］１０３父
亲代表着世俗力量，老谋深算的惧怯和以爱为名的

妥协。世俗之爱、前人经验和畏缩恐惧等要素构成

了灵魂追索的多重障碍，不断提示着未知世界“妩

媚”的诱惑和“有毒”的深渊感，然而寻绎者不会止

步，他会跟随救赎者“羊羔”的脚印跳入“另一所

在”。“骨头”在此处可以理解为前人的牺牲、理想

的献祭，也可以理解为骨气、骨骼，至死不化的人格

精神。诗歌在最后给了我们一幅轮转的画：“清沥

之水”洗净了俗世之尘，嵇康在读“我的书”。这读

书情境构成了绝妙的“互读”和相遇，我读嵇康，嵇

康读我。“书”是我精神气节的凝聚，而肉身之我终

于历经磨难抵达灵魂之域。嵇康与我终于在《苍茫

书》中相遇，这个细节昭示，灵魂并不孤单，反而因

其超越尘俗实现跨时空的共鸣和生生不息的轮转。

灵魂寻索之路艰难，而反观自我带来的灵肉剥

离感是寻索的起点。诗歌《致不朽之风赞美诗》开

篇写道：“你如此爱万物要踏遍山水／不住地擦洗
器皿”。［１］６５肉身就如一个器皿，在尘世中逐渐蒙尘，

暗淡，甚至锈蚀，沦落为远离真我的“物”。人要保

持生命完整就必须不断擦洗世俗欲望的尘垢，寻找

到“光弧”，方能敞开被遮蔽的内质，那是灵魂，是

“万物之源的汇聚”。然而，遵循现实理性逻辑和日

常惯例的游历难以抵达灵魂之域，只会更深地沉陷

和远离。寻找灵魂必须去除现实羁绊，甚至以非理

性的“梦游”姿态，“逆向行走，涉入遥远的异域”，

“持续地打开深渊，海岸／打开复活的通途”。［１］６６诗
歌两次写到“囚徒”，被囚禁是肉身真实的境遇，不

仅被物质性的现实时空和文化惯例囚禁，更深更牢

的囚禁来自内心，是欲望、惰性等主观性依恋。要

挣脱这囚禁，必然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

“风”，行走的灵魂，“是风／要你交出内心更深的囚
徒／透过万物之躯的缝隙，你交出了锋刃，所以成
风”。［１］１６这里的“风”承担双重身份，既是交出内心

囚禁和锋刃的精神起点，也是交出之后的归宿。这

意味着，灵魂是自我剥离的力量之源，但它本身一

直在运动中在寻找中，是一种不断向理想自我靠近

的状态而不是实体。这就是用“风”来描述灵魂的

妙义所在。

诗集中反复呈现灵魂寻绎与叛逆、剥离和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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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白骨生花》中写道，三月的牵马人，“去

营救每个无知的人／但不理会思索者，他们习惯牵
马／踏碎自己额头的黄昏／他们悖逆上帝，却定居
天堂／终日与激流相生，不承认旗帜”［１］９６。诗歌传
递出密集的反抗与叛逆信息：反抗思索者代表的现

实理性，反抗“自己额头”表征的自我中心，悖逆象

征着文化霸权和偶像崇拜的上帝，甚至也反对世俗

政治理性的标志“旗帜”。认同是对自我灵魂的远

离，叛逆是远游立场的表达。《逆鳞》更加直接地宣

示了保存灵魂与自我决裂的关联：“保存我……灵

魂就足够／对腐朽身体发动战争”，“刀锋对决，／而
我坚持不动。第一滴血淌下来，／这个世界就更逼
真了些”。［１］７２要还原世界的逼真就必须与肉身欲望

决战，要在真切的伤痛中醒来。

《悬浮体》巧妙使用悖逆策略突显出生命的抽

离感，并引出震颤人心的诗意：“把我从你的体内抽

走／把时间和物质从你的体内赶走／这样你就满
了。你就能／脱离地面，悬浮”。［１］５１诗歌借助“抽
走”与“满”这组明显悖逆的关系词构成了情境反

讽。此处的“我”是多元指涉对象，是住在“你”心

中的人，理想或欲望，泛指占据“你”生命内核的存

在，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正如无法挽留的时

间和终究成灰的物质一样。这些元素虽然塞满

“你”身体和心灵的空间，但因远离灵魂背离本真所

以反而空洞了生命。唯有将这些滞重的非我之物

抽走、掏空，才能让身体和心灵轻盈，脱离俗世“地

面”的桎梏，悬浮自身，可以飞，“接近树影里的光，

接近光之下／普遍的歌声。独唱／使身体悬浮，可
以蝶，也可以蛹”。［１］８３这就是从现实中抽离，羽化涅

?抵达自由真我的境界。这诗意使我不断回忆庄

子，蛹之静蝶之舞都可以如鹏鸟，与灵魂相依即为

大境界。然而，要抵达此境，必须有逆向而行的精

神，剥离与抽空是新一轮的注入，注入本真，那些接

近灵魂的元素。

诗人的精神漫游历尽艰辛，最后发现原初是灵

魂的居所，返回起点是远行的归宿。《赤子的一生》

描绘了灵魂寻绎的代价，“刺刀割裂嘴唇，语言淌着

血”，“回到了久违的故土”，然而这故土还不是原

初，因为她远离了纯净平和，“爱的纯洁性被玷污／
青铜和子宫被塞满锈”。［１］７５诗歌尖锐地刺破“后现

代”幻象的虚假幸福，指出其变异后代、“围剿铁

轨”的病症。但失望并不会止住寻绎者的脚步，“我

将独自踏上另一种旅程———沿着破败的河岭／找到
肢体四散的遗物。来自祖先的文明／一个瓦罐，一
本要术，／一侧地理风物记，一卷檄文以天道之名／
倘若这就是一生。一生已完成”。［１］７５诗中的赤子在

后现代的悲哀中发现，带着剑与刀远行是徒劳，是

对灵魂的远离，可能正确的道路应该返回祖先的文

明，在原初之境，在自然天道中完成一生的寻绎。

“瓦罐”“要术”等意象就是古老文明的象征，但它

们承载的是天道太一，归于灵魂的本真原始。诗歌

于此终于发现了精神漫游回归的方向，并昭示了灵

魂漫游的环形路径和回归源头的指向，因此我用

“灵魂圆舞曲”来指称这一主题精神。

温经天的诗歌具有神秘超验、飘逸唯美的审美

风格，深度意象暗示多重审美意蕴，只有审美修养

较高且内心安静的群体才能产生共鸣。由于诗歌

着力于务虚的灵魂之舞和神秘性启示，阻挡了大众

读者进入诗境，甚至有些地方稍有晦涩之感。这让

我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新诗的尴尬处境：高

雅玄妙的美无法深入浮躁喧嚣的大众读者，只能局

限于精英文化圈循环再生；迎合读者大众浅表化、

庸俗化消费趣味的日常口语书写又无法为读者注

入精神养分，无法实现诗歌的美育和灵魂救赎功

能，只能无限制地制造泡沫，在短时消费中耗尽人

类的审美激情和潜质。也有些诗人在探索第三条

路径，那就是尽量祛除深度意象元素，着力于质朴

天然、通透明朗却余味无穷的风格，以图兼顾精神

提升和读者接受的双重因素。总之，中国新诗尚

“在路上”，可读性关系着传播力，艺术性联系着风

格化，思想性维系着力量感，当代诗歌文本的探索

和实验一直在不断拓展，这需要每一个诗人做出理

性的权衡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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